
笑笑江湖(下)　



第一章  尖圆弄月

白小痴原答应梅冷心收拾东方龙，谁知却投其门下，甚至想化解双方
纠纷，听得通天和尚莫名不解。
和尚道：“你又如何化解？”
“很简单，冤家变亲家！”小痴捉狎直笑：“把梅冷心母亲介绍给东方龙，
一个寡妇，一个鳏夫，必定能情投意合，水到渠成！”
吕四卦道：“到时她就变成你师娘了，梅冷心就变成你师姊，变成你上
司啦！”

“这⋯⋯”小痴一阵犹豫，真以为此事成真，然而想了老半天，仍无法
摆脱“师弟”之名。“不管啦！为了成全好事，这点牺牲仍是值得的！”
他仍觉得促成好事的乐趣大于一切，笑得甚开心，吕四卦也跟着笑了，
毕竟此事若成真，可谓武林第一大事，何等轰动。
和尚却苦笑不已：“被你如此一搞，天下又不知将成为何种局面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若有机会，小痴当真会干此种事，至于后果如
何，他可懒得去想。
和尚等他俩笑够了，才道：“老衲找你们来，只是希望你们能化解此劫
数，不知意下如何⋯⋯”
小痴满口答应：“当然啦，只要我有能力，必定照办，谁不听话，我就
把他给绑起来，不过这得等我恢复功力再说，老和尚你不觉得现在谈这些都
太不切实际了？”
和尚何尝不知身在武林，必须要有高强武功为后盾，他只是觉得小痴
心灵尚未成熟，所想的全是一些令人难以揣测的思维，答应的事，可能因一
时所好而忘了，甚至反过来施行，梅冷心要他杀东方龙就是个例子，要是助
其恢复功力，而将来若反其道而行那该如何是好⋯⋯

“将来事，谁敢预料！”和尚似已无选择余地，他苦笑一叹：“只有尽人
事以待 天命了。”
三人再谈些琐碎事，直到月已西沉，方自躺于巨石上休息。
第二天，天一亮。
小痴为了武功能及早恢复，也开始所谓的“悟道”。
通天和尚对小痴经脉尽失之症，也无完全把握可以治愈，全凭经验推
断，他想个人造化不同，小痴又非庸俗之辈，该不会如此下场，是以尽量将
自己所知之武学以及医理告知，希望能有所助益。
吕四卦也凑上一脚，正经八百的在打坐悟道，然而大部份时间，他都
在打盹。
半个月下来，吕四卦也胖了不少，然而小痴已开始焦躁不安，所悟的
“东西”，少说也百来样，道理谈的一大堆，功夫还是不济，一点起色也没
有。
今夜，月弦如勾。
他们三人仍坐于平坦巨石上，和尚居中，小痴在右，吕四卦在左。
和尚望着弦月，已道：“月弯如勾时，其圆相何处去了月圆时，其尖相
又去了何处？”



吕四卦马上回答：“月圆的时候，就是月饼，月尖如勾的时候，就是被
天狗啃了一口，古代的‘天狗吃月’就是这样传来的。”
通天和尚轻笑道：“答的很好！”
吕四卦得意耸肩：“那里！”
然而和尚仍给他一盆冷水：“给你零分。”
吕四卦愕然：“这⋯⋯传言本就如此！”
小痴道：“给你零分，就是答对了，你可见过零就是‘0’，就是‘对’
的意思！”
吕四卦恍然一笑：“哦⋯⋯原来大和尚话中含有禅机？我悟憧了，零就
是‘0’就是答对的意思！”
小痴轻笑又道：“你只悟了一半，另一半，‘0’就是月圆的时候，‘零分’
就是把‘0’分割，也就是影射月缺的时候，懂了没？”
吕四卦呵呵笑道：“懂了，最近我进步神速，随便一猜就得‘零分’，
答的真妙！”
和尚也笑了，他笑的是小痴竟然有办法说的头头是道，连自己想反驳
都无从下手，不禁多看两眼，殊不知小痴智能到底有多深？
然而对于一个好动少年，要他坐禅悟道，而且又得不到预期之效果，
时间一长，他已起了毛躁，若非有吕四卦的憨拙，让他开开玩笑，他早就憋
不住了。
和尚被他问的也是有点困窘，因为小痴每每回答，似乎境界都高过他
多多，有的甚至他都无法参悟，小痴才说明出处，这都使他尴尬。
他微微颔首，希望小痴回答，因为除了此法，他也别无他法了。
小痴望着下弦别月，无奈道：“境界分为三等，其一‘尖时圆相隐，圆
时尖相在’，其二‘尖时圆相在，圆时尖无相’，其三‘尖时亦不尖，圆时亦
不圆。’”
和尚又愕然了，似乎所有禅理，经过小痴嘴巴，就变得如此明朗。
吕四卦虽然得了“零分”，但他也知道只是浅显的解释，甚而有点玩弄
意味，因为十几天的比照一来，他已明白小痴最后的“打禅机”，才是禅道
的最高境界，好奇心使然，他仍问及这些作何解释。
小痴很快的已说明：
“尖时圆相隐，圆时尖相在”，乃指：月缺时，只见其弯尖相，其圆相已
失。月圆时，整个圆亮，已包含了弯月的部份，和西瓜“零分”有点雷同。

“尖时圆相在，圆时尖相无”，则指：尖月时，虽不见圆相，但圆相仍不
失，而月圆时，则尖相尚未成形，境界较高层。

“尖时亦不尖，圆时亦不圆”，则表示：如果月尖时，没有“月圆”的形
相和它相比较，何来尖相？月圆时，眼中所见的是“圆相”，而心中所想的
并非“圆相”，又怎知月亮已圆？如此已参透形象之外，悟道已臻化境。
不管小痴如何解释，吕四卦无法体会“尖无尖相，圆无圆相”之理，
这就是慧根之深浅。
最后小痴说了一句：“把你打成白痴，脑袋一片空白以后，再去看月亮，
就明白这是何原因了！”
吕四卦仍不能领悟，干脆不悟了，他下个定论：只有“白痴”（暗喻小
痴）才会懂得这些怪道理。
小痴也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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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和尚赞叹道：“你懂的比我还多。”
小痴也叹口气道：“其实这道理，在“仰山翫月’时已悟过，也非什么
难事。”
通天和尚终于明白小痴之所以会“一无进展”，不是在他“悟”了道，
而是他懂得太多了，前人所悟的禅道，他早已吸收，不必花心思去想，马上
就能说出。
如此，看似“悟道”高深，其实只是“懂道”，对于武功，可能一无用
处。
他不禁暗叹道：“白小痴啊白小痴，你可知你太过聪明，反而阻碍了你
悟道的机会了！”
他仍不敢说明，深怕小痴知晓此原因而不悟了，如此更连一丝机会也
没有。
小痴已道：“对这些禅理，我悟的也不在少数，都是超越形象或去芜存
菁，无非是想领悟我体内消逝的内力，能有其它方法可恢复，但事实与抽像
总还有点距离，这样下去，会有效果吗？”
和尚道：“这是一个考验，老衲想，该有所助益才是。”
小痴自嘲的一笑，道：“有时真想去找那‘要命郎中’赌他一下，免得
悟白了头发，还悟不出结果！”
不想还好，这一想及，他可把要命郎中那些残酷手法给忘了不少，好
歹这也是个方法，不去碰，怎知好坏？他已决心走一趟。
和尚道：“你想去找他？”
“如果真的没法子时，我想⋯⋯试试无妨⋯⋯”小痴轻轻一笑，随即问
道：“他在何处？”
和尚道：“绝命幽湖附近。”
小痴道：“那不是快到苗边了？”
和尚点头道：“不错，那地方充满了瘴毒，苗人视为禁区，躲在那里，
谁也不会去打扰。”
小痴计上心头，道：“不如这样好了，如此悟禅，效果不大，干脆我闭
关一月，若再悟不出所以然来，就去找要命郎中如何？”
和尚也无话可说，要命郎中虽难缠，有自己护送，想必也不会出差错，
最主要，若现在不答应，小痴可能即会溜走，当下只好点头：“也好，你就
在瀑布左侧有个山洞中闭关，每三天，我替你送一次饭。”
吕四卦道：“我也闭关，最近愈悟愈有心得。”
小痴捉狎道：“我看你悟到后来，干脆出家算了！”
吕四卦摸着长不长头发的头颅，干笑道：“当不当和尚也差不多啦！”
三人相视一眼，各怀心思的笑着。
和尚虽猜到小痴有意找寻要命郎中，但他没想到小痴会如此之急，方
入了关，就准备开溜。
在入关第三天，他俩吃完膳食后，小痴已说明原因，吕四卦也无意见，
趁着和尚下山打酒时，已双双开溜。
临行前，还在山洞堆了石块，再披上外衣，若非亲自进来察看，阴暗
洞中，也甚难分辨真假。
小痴估计和尚发觉，该是第二次送饭时，也就是六天后。
六天，至少可以赶千里路。



小痴只花了十天时间，已摸到蛮邦地区，也找着了“绝命幽湖”。
说它“绝命”，还真有那么回事。
此湖在苗族一个部落的禁区中，其外围围满了尖树枝编成之篱笆，延
伸数里，其尖枝上，多多少少插着点骷髅头，透着几分阴气。
篱笆内则为一大片烂泥，泥中不停冒出瘴气，冲鼻难闻，飞鸟不渡，
其中只有几条距离甚远的浮石小径。
踩着浮石可以直趋而入，抵达一座不算高，却森森茂密的原始森林，
不停有野兽咆哮，以及怪物鸣叫声。
除了要命郎中那种人，谁会住在此？
林中一幽深处，一盆湖水静如明镜，倒映林木，青天白云，倒有几分
雅致。
湖水尽头为一小山，山底部明显可见着多出来像屋檐的竹篷，此时也
缠满山之类东西，翠绿绿的往下悬荡。
小痴和吕四卦已潜至竹篷不及三丈的林区中，仔细的往里边瞧，仍可
发现篷内有个洞口，想必要命郎中就住在此了。
吕四卦低声道：“闯不闯？”
小痴考虑一阵，道；“还是规矩点，我们是来找他看病的，不能乱搞⋯⋯
还是按步就班来！”
想定，两人已走向竹篷，整理一下青布便衣，倒也看不出一丝江湖味。
小痴已叫道：“有人在吗？不要命的来了！”
吕四卦及“不要命”已笑了起来，小痴瞟他一眼，他赶忙煞住笑声，
憋声的叫道：“我们是来当实验品的，老前辈，请赐给我们机会！”
声音够大，可惜没有回音。
小痴奇道：“难道会不在？”
再叫几次，仍无回音。
吕四卦道：“走吧！他不在，等也要把他给等回来！”
“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已慢步扑向山洞。
方踏入洞门，一种陈积的药味已涌向两人鼻头，淡香中隐含了腐蚀味，
以及蛇腥味，好似腐炽的尸体和屠杀的战场渗出臭味，而用药香强行把臭味
给座过去似的。
洞内呈曲胄型，往里边延伸，甚为宽敞，仍保有原始风貌，顶端倒立
不少石缸乳，四处角落则堆满了骨头，人骨、兽骨皆有，活似个骷髅坟墓。
吕四卦全身发毛，栗然道：“鬼气森森，阎王爷恐怕就住在里边吧？”
小痴可管不了这些，医病要紧，道：“就算阎王爷坐阵，我也要拆了他
骨头，走！
瞧个究竟是啥玩意？”
好奇心已起，又往里边走，吕四卦也跟上。
方走几步，似有青色夜明珠从转角处射出，闪闪生光，凭添一份恐怖
气息。
突地吕四卦尖叫，蹦了起来：“蛇--”
乍见之下，地面全是五颜六色蛇群，吕四卦踩到一条，那是小事。
小痴阵仗见过不少，但对如此多的蛇群，也起了疙瘩，吕四卦更是冷
头直打。



还好这些蛇似乎甚为畏惧两人，纷纷走避，锁入石缝，霎时走个精光。
小痴知道，那是他身上所散发出来之味道，驱散了蛇群，自得一笑，
又往前走。
转过弩，左右石壁上果然嵌了两颗夜明珠，珠下各有一道石门。
小痴随便一比，指向左边，已朝左门行去。
门一开，腥味立时冲出，吕四卦见状，不禁想呕，小痴则眉头直皱：“是
个手术房⋯⋯”
房内有一石台，正躺着一名剥了皮，全身鲜红的躯体，血水仍在滴流。
还不只这些，四周玻璃箱中，不知堆了多少人头，肝脑、兽尸⋯⋯活
似个屠宰场。
小痴想到自己将来也有可能变成如此，不禁头皮发麻。“这还算人吗？
兽身人头缝在一起？”
吕四卦已不敢再看，道：“你还想求医吗？”
小痴也犹豫了，但一关上门，那股惧意消去，又道：“看看再说⋯⋯”
两人又走向右门。
门一开，小痴已笑道：“嘿嘿！这下可摸对了门！”
里边一瓶瓶、一罐罐散落四处，药香扑鼻，不必说，一定是灵丹妙药。
“真是个好机会！”小痴道：“我们一瓶瓶试，说不定会被我碰上，解了
水晶蟾蜍药性呢！”
吕四卦道：“你不怕再中奖，连心脉都没了？”
小痴道：“那会这么巧？要真是如此，也是天绝我也，吃吧！天下再也
没有像水晶蟾蜍那么毒的了，你担什么心？”
他已打开一瓶药罐，当真全往嘴中倒，全然不怕死。
吕四卦也无奈的笑着，跟在后头，吃点补品，他可不敢乱吃。
而小痴也非全部都吃，凭他吃过数十种珍贵药物，现在只要药物一入
口，他都可感觉是属于何种药性，有毒无毒，该不该服用？他边试边吃，而
且专找小瓶的试。
所谓物以稀为贵，他所找的，可全是珍贵的，有的甚至只有一颗。
经过一段时间下来，他只服了十几颗，也喝了几瓶汁露，然却把一大
堆药瓶给搞的乱七八糟，弄到后来，索性把不能吃的倒在一堆，已然起了童
心，呵呵笑意。

“那混蛋郎中要找回原药丸，我看要三年时间！”他捉狎的笑着说。
吕四卦也玩上了手，抓起药丸就撒往地上，笑道：“我替他种药豆，明
年就丰收了！”
小痴拿起液体瓶罐也往地上撒，笑嘻嘻道：“施点肥，加上营养，想必
长得又快又漂亮！”
两人玩的起兴，已唱起“农家乐”、“播种歌”来。
可怜一间药室已被他们弄得面目全非，“豆苗”满地。
玩够了，吕四卦才想到此行目的，不禁嘲惹笑道：“要是那笨郎中回来，
他不打死你才怪，怎会替你治病？”
小痴蓦有所觉：“对啊⋯⋯”苦笑道：“玩过头了⋯⋯”然而灵机一动，
他已笑了起来：“我看豆子不一定要种在地上，种在瓶子里也一样，这样比
较纯！”
说着，两人又将药丸胡乱的装回药瓶中，有的溶化成泥状的，仍往较



大的瓶罐装，几分钟下来，倒也恢复了八九分。
至于地面还有湿迹，小痴以药粉轻撒后，也勉强过得去，一时间也不
容易看出来。
大事已毕，小痴已哧哧起笑来：“他的药，功效想必十全十美呢？”
吕四卦打趣道：“可以吃，可以抹，还可以用来化妆！”
两人大笑，已退出药房，再往里边行去。

第二章  要命郎中

行过数丈，里边豁然开朗，似进入另一世界，似小型仙人居住般。
有小桥、有流水，花草树木应有尽有，横在前面的是一曲流水，其上
跨有原木曲桥，虽只三脚就可跨过去，却造的十分精巧，曲桥过后是不定形
花园，再过去为一平台石，花园左侧则为一岩层，从岩石缝中渗出清澈山泉，
流入小潭中，石壁上长了许多绽开的蓝花，更有雾气一阵阵自泉洞中冒出，
悠柔的轻罩此宽敞山洞。
洞的左侧已透空，阳光就由此处投入。
小痴并未注意此景，他双目已盯向平台上面对面打坐的两个人，一名
花甲瘦老头，瘦得连脸颊都往下陷，配上短少山羊胡，更形老态。
另一名则为苗疆打扮的美少女，圆圆的脸，身材也甚丰满。
小痴见着两人，赶忙拉着吕四卦躲了起来，细声道：“完了，那老头在
此，刚才我们⋯⋯”
忍不住，他还是窃笑起来。
吕四卦也笑了几声，偷偷探头瞧上几眼，道：“奇怪，他好象不动了？
会不会翘了？”
小痴也觉得狐疑，静静瞧了一阵，仍无变化，胆子不由大了起来：“走，
过去看看！”
两人已好奇而又惧然的慢慢走向平台。
平台上，老人和少女仍如石雕般，一无所觉。
小痴详细瞧着，发现两人头发都染了灰尘，想必已坐了不少时日，可
是却又不见动静，连呼吸都没了。
吕四卦道：“我看八成是死了！”
小痴道：“若死了，也该腐烂才对⋯⋯难道会是“龟息大法”？”
他伸手揪向老人胡须，轻而易举就揪下一撮，随后又掴了老人一巴掌，
禁不住已笑起来：“我看他们一定是得道，灵魂出窍了，只留下凡体在人间。”
吕四卦摸摸少女脸蛋，有股兴奋道：“滑滑的，跟活人一样嘛！真想亲
她一口。”说着当真吨嘴就想亲。
啪然，小痴给了他一巴掌，笑骂道：“亲什么死人？也不怕触霉头？”
吕四卦憋着脸，叫道：“我只是作个样子嘛！真杀风景！”
小痴道：“那你为何不亲老头子反正是作样子嘛！”
吕四卦干干一笑，道：“不亲就不亲；你看这女的，皮肤还那么柔细，
实在看不出何处翘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痴也觅得奇怪，瞧得更是仔细，伸手按着两人脸颊，已发现老人硬
梆梆，女姑娘却软绵绵。

“软的？”小痴道。
吕四卦道：“那里软的？”目光已落在姑娘胸部，有点猪哥样。
小痴白他一眼，道：“不必看，一样是软的！”
他已伸手按向姑娘胸脯，果然软绵绵。
吕四卦也想伸手；“我来试试！”
小痴霎时又把手掌给打掉，叫道：“不准你乱来！”
吕四卦抱怨：“可是你⋯⋯”
“我什么？我是试验！”小痴黠笑道：“第一次是试验，第二次就是心怀
不轨！”
吕四卦怨声道：“那我试验一下屁股总可以了吧？”
他快捷的拍姑娘臀部，深怕又被小痴给阻止似的，手一拍，也捏了一
把，呵呵笑道：“很软！”
小痴却没心情再理他，双目直落姑娘小腹上，因为吕四卦那一掌拍得
甚为用力，已将她身躯拨动少许，小腹肚脐眼处已晃着一条黑灰色带子。
小痴奇怪的伸手去拨：“这是什么？”
一拨之下，他才发现此带从姑娘肚脐处，直连老人肚脐部位。
他赶忙掀扯姑娘及老人小腹衣衫，赫然发现此带竟然连着各自肚脐，
这等于是条脐带。
吕四卦愕然道：“怎会如此？”
精明的小痴脑中一闪，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他道：“这老贼元阳已尽，
也就是快翘了，他却找来这个女人，将她肚脐接上管子，然后连在自己肚脐
上，以吸收少女的元阳，如此他就可以增加寿命了。”
吕四卦闻言，脸色大变：“这老贼这么残忍？你快救救女孩！”
“看我的！”
小痴赶忙抽出匕首，猛往脐带砍去，然而脐带似有刀枪不伤之能，并
无多大损伤。

“咦⋯⋯怎会如此？”
小痴正犹豫为何砍不断时，情况有了变化。
只见老人身躯突然渐渐抖动，身躯似乎在膨胀，尤其是下陷的双颊已
慢慢胀起，小姑娘却开始呻吟，似十分痛苦。
吕四卦见状，知道老人已加速在吸取少女元阳，急得捏紧双手：“小痴
儿快砍啊！”
小痴不敢怠慢，匕首猛砍，也拚起命来：“我砍！砍砍砍⋯⋯”
然而仍无法一刀砍断脐带。
老人吸得更快，全身已发胀，渐渐恢复血色，姑娘却在萎缩，像脱水
般干枯着。
吕四卦激动道：“快砍！快？快杀了他！”
小痴也急疯了，一刀砍向老人脖子，竟然只砍出一道血痕，根本无法
奏功。
眼看姑娘已快变成骷髅，小痴才想到自己功力已失，赶忙甩刀予吕四
卦，急叫：“快砍！”
吕四卦也顾不了什么，抓过匕首，猛往脐带砍去，正想再往老人刺去



时，姑娘已尖叫一声，倒卧平台。
老人却借此倒飞而起，掠退丈余远。
方才还是白胖胖的姑娘，此时已如包了皮的骷髅，睁开无神的眼球瞧
向小痴和吕四卦，无力的抽动一下嘴角，一句话也没说就已偏了头，一命归
阴了。
小痴和吕四卦看得两眼发直，一股寒意直冲背脊，天下竟有如此残酷
的人？
来不及他俩多想，老人似已得到元阳，全身不再干枯，瘦瘦的脸也丰
满起来，至少年轻三十岁，现在看来，和中年人差不了多少，若非头发斑白，
可能 更年轻，他已揪掉脐带，冷笑一声，双掌已打向两人。
在措手不及之际，小痴和吕四卦硬是被他给打中，双双滚前数尺，一
头栽入花园中。
老人哈哈大笑，立于平台，狂妄已极：“何方小鬼也敢擅闯禁地？看我
如何收拾你们！”
他似乎很有把握制住小痴和吕四卦，并不急于擒住两人。
小痴和吕四卦滚落花园，撞得头昏脑胀，还好并无多大损伤，马上爬
起来迎敌。
老人对他俩如此快爬起，亦感惊讶：“你们不怕毒？”
“毒你妈的头！”
小痴不管功夫已失，愤怒的已撞向老人，吕四卦恐他有所失闪，新学
会的龙王殿武功也用上了，一掌猛切老人胸脯。
老人见吕四卦出手，惊叫道：“龙王斩？”马上躲开。
然而他功夫似乎并不高明，硬是被吕四卦给扫了下盘，差点跌个狗吃
屎。
如此一来，吕四卦和小痴可军心大定，吕四卦奚落道：“我以为你多行
了原来是纸老虎，全是唬人的。”
小痴得意道：“把你给逮来，我来作接骨手术。”
吕四卦趾高气扬的渐渐逼近：“老头你就认命吧！”
老人似也畏惧，马上拿出一竹制短笛，吹了起来，声如蜂鸣，“呜”的
能让人血气翻腾而眩惑，传得甚远。
小痴急叫道：“快阻止他！”
吕四卦一阵劈出三掌，已迫得老人往左侧透光处逃窜，笛声也来不及
吹。

“想逃？没那么容易！”
吕四卦往前追掠。
蓦地，一声“呀”的怪叫，从天降落一只猩猩身体却有人面的怪物，
举大双掌，猛往吕四卦扫去，那掌劲，竟如狂风，扫得吕四卦不敌，往后栽。
小痴乍见怪物，已想起通天和尚所言，暗道：“莫非这就是“兽人”？
这下可惨了！”
管不了那么多，他也拿起匕首，撞向怪兽。
老人见着怪物能制住两人，已然安心的立于花园假山，悠然的欣赏一
番精采打斗。
兽人力大无比，似也懂得武功，吕四卦掌劲想打到它，并不容易，就
算打着，它那厚皮足可化解七成掌力，根本无伤大雅，不但如此，连小痴偷



袭几刀，都砍不了几分肉，无啥用处，用“金刚不坏”来形容，也不为过。
只几个照面，小痴和吕四卦已灰头土脸，又被逼回原处。
“奶奶的！这还算人吗？刀枪不入⋯⋯”小痴苦笑着：“我看只有找它罩
门才有办法了！”
吕四卦喘息不已：“会不会在脚底？”
“攻！”
小痴猛喝，一手甩出石头砸向怪兽脸部，人已腾空撞了过去。
吕四卦也不落后，飞身罩劈其胸部。
人面怪兽对吕四卦的掌力从不闪避，只伸手拍掉石头，怒吼一声，双
手抱向吕四卦，想把他给抱住。吕四卦则一掌劈出后，已往其上空掠去，攻
击它背心。
怪兽不理小痴逼近，转身反击吕四卦。此时小痴已攻前，匕首直刺它
腰际，突又猛打转，果然怪兽已尖叫。
小痴已呵呵笑起：“原来怕痒吶！”
又转了几次，才逃开，滚落地面。
怪兽已发怒，不再理会吕四卦，反身踩向小痴，小痴趁机匕首猛往其
脚底刺去，霎时如刺铁板，震得两手发麻。
他苦笑：“罩门不在脚底！”
话未说完，怪兽脚掌已落下，小痴拚命往后滚，然而怪兽却猛踩追前，
非踩死小痴不可。
突地小痴已滚向平台，无处可退，兽人胜利般的咆哮，又往下踩。
小痴只得苦笑：“我糗了！”也不甘受死，拚起力道，尽全力的刺出一
刀。
吕四卦见状大骇，尖叫：“小痴儿快躲！”也顾不了自己，撞向怪兽，
双手猛勒其脖子。
怪兽脖子受制，怒意更炽，双手猛往吕四卦打去，全身甩个不停，想
把吕四卦摔死，已无暇去踩小痴。
如此一来，反而换吕四卦受难了。
小痴惊魂初定的爬起，仍担心吕四卦安危，只得猛搔怪兽，让它发痒，
但怪兽愈痒则对吕四卦攻击愈猛烈。
眼看吕四卦就快不行了，小痴火上了心，也冲上去抱住怪兽腰部，匕
首猛扎，扎红了眼，连嘴巴也用上了。

“我咬死你！咬死你！”
那张嘴相准腰部肥肉，狠猛的咬着不放。
怪兽起初仍猛力挣扎甩人，但被小痴咬上一口，突然如触电般抖颤，
想极力扯开小痴，然而已无能为力，已软绵绵的往地上倒。
谁又知晓刀枪不入的怪兽会怕人咬？
老人见状大骇：“这小鬼嘴中有毒？”
他想冲前看个究竟，却又不敢贸然行事，额头已急出了汗。
正如老人所言，小痴嘴中有“毒”，因为他制造兽人时，用了许多药物，
却少了“水晶蟾蜍”一味，如今小痴全身都含有此药，连口水也不例外，在
咬及兽人肌肤时，虽咬不了肉，咬破皮总没问题，也因此唾液渗入兽人体内，
与它体中药物发生相克作用，无意中却把它给毒死了，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小痴和吕四卦摆脱兽人，已疲惫的靠在平台。小痴仍得意而意外的笑



着：“这怪物，是被我咬死的！”
这“咬死”两字，他说的特别逗人，就像小孩在幻想般，让人闻之则
感受到那股童真。
吕四卦抹掉嘴角血迹，他可伤的不轻，勉强一笑，道：“早知道，我也
多咬几口，省得挨它巴掌！”
老人已试探性的逼近少许，冷笑道：“你们别得意，老夫不只只有一只，
你们最好说实话，否则我照样能收拾你们！”
小痴反问道：“臭老头，你到底是不是那什么‘要命郎中’？”
老人冷笑道：“不错！你们好大的胆子，胆敢擅闯老夫起居处？”
吕四卦道：“闯都闯了，你又能奈我何？”
满成巧奸狡一笑，问道：“你们来此有何目的？”
小痴和吕四卦对望一眼，在考虑是否要将来意说明。
满成巧已笑的更奸，道：“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来找老夫的，除
了治病以外，没有第二种原因了。”
小痴不屑道：“知道又如何？我现在高兴，又不想找你了，看看你，也
只不过如此而已。”
满成巧凝目注视小痴，想看出治病的人是否就是他。然而距离还有丈
余，他无法看清，只好问道：“你们想治什么病？”
小痴心念一转，道：“治一种没有经脉的病，你行吗？”
“没有经脉？”满成巧三角眼转个不停，瞄向小痴，想到他不会武功，
又瞄向兽人，他竟然能咬死它，已愕然问道：“你服过“水晶蟾蜍”？”
小痴得意道：“服过又如何？”
满成巧终于明白小痴为何能平安无险的走入洞中，走过蛇群，又不怕
自己毒掌，还毒死兽人？
他想及“水晶蟾蜍”，不禁已露出贪婪像，这千载难逢的灵药竟会在眼
前出现，怎能让它给溜走？

“我可以替你治病！”满成巧肯定的说。
小痴一份喜悦已涌上心头，表面仍一无表情：“噢？我倒想听听你怎么
治？”

“很简单，老夫可以从别人身上抽出经脉，再装入你身上。”
小痴和吕四卦闻及此，已想到方才那名女人，就此平白的牺牲，不禁
想反胃，又想及死人之经脉留在自己身上，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小痴冷笑道：“你想唬我？”
满成巧诘笑道：“老夫医术冠绝天下，岂会唬你？”
小痴道：“你当然可以替我装上经脉，只是这经脉在我身上不久，仍然
会再消逝无踪，你这不是在耍我？”
满成巧道：“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条件。”
“什么条件？”
“老夫替你手术，也替你换血，等血换过之后，你再也无此顾虑了，而
老夫只要你的血，这对你来说并不吃亏。”
小痴谑笑道：“也就是想要水晶蟾蜍就对了？”
满成巧笑而不笞：又道：“老夫还可以使你经脉畅通无阻，功力大进，
足可睥睨天下。”
要是在以前，小痴会一口答应，但见及了手术台上血淋淋的尸体，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及美姑娘的霎时干涸而死，而姑娘此时就在他身后的平台上，他实在没有这
个心情。尤其是想及手术时，任他摆布的情境，说不定变成了另一个兽人，
他心头就发毛。
他装笑道：“我又如何知道你会遵守约定？”
满成巧道：“你的兄弟可以在旁，我武功不如他，他随时可以杀了我。”
吕四卦道：“我拒绝杀你这种人！有失我的尊严！”
满成巧未料及吕四卦会说出此语，一时也愕然无言以对。
此时小痴却感到肚子怪怪，心念一转，已想及方才吃的灵药又克不住
水晶蟾蜍药性，要排泄出来。
抱着肚子，他已瞧向吕四卦，苦笑道：“你就勉强杀他一下，到了这种
地步，男性尊严已不重要了！”

“你？⋯⋯”吕四卦怔然瞧着他。
“拉啦！”
小痴等不及，已狼狈的抱着肚子躲入花丛中。
满成巧不明就里，急问道：“小兄弟？”
“不要吵他！”吕四卦叫道：“他有急事要办！”
满成巧道：“什么急事？”
吕四卦喝道：“你很啰嗦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急事要在花丛中办的？”
满成巧已有所悟，不禁窘然一笑，突又见着吕四卦仍坐地不起，已明
白他受伤颇重，倏然已狂妄大笑。
吕四卦冷道：“这种事有什么好笑？”
满成巧逼近道：“你别装了，方才兽人已把你打伤，现在老夫只要一个
指头，嘿嘿，黄泉路上你再去伸冤吧！”
一个腾身，他已出掌劈向吕四卦，以雪前仇。
吕四卦哪知会露了底，只得尽全力反击，然而所能提起力道也弱的可
怜。
小痴顾不得再泄，急忙喝叫：“住手！”抓起树枝就往满成巧砸去，大
叫道：“你们快出来啊？”
这一喊，倒把满成巧给吓住，反身往洞口瞧去，深怕仍有伏兵。
小痴此时只有拖一步算一步，立时又道：“看住这老头，只要他敢动，
就射死他！”
满成巧在他装神弄鬼之下，不自禁的已顿了足，但嘴巴仍硬得很：“谁
敢闯入本洞，老夫格杀勿论！”
小痴实在忍不住，又蹲下去，只有吕四卦在应付了。
吕四卦叫道：“他敢动，就像这怪兽一样，让他躺在这里！”
谁知不说还好，这一说，满成巧已听出破绽，心想：“方才他俩和兽人
拚老命时，都无人手相助，以至于弄成重伤，岂有可能还躲到现在？”
他已冷笑逼向吕四卦，手掌如勾，想一掌抓碎其天灵盖：“我倒想看看
有谁来救你！”
吕四卦见状，知道瞒不过了，只好苦笑：“小痴儿，不灵了！”
勉强挪动身躯，他已准备迎敌。
小痴又站起来大叫：“快射！”
满成巧调侃道：“你专心拉你的屎吧！”
小痴吼道：“九仟和尚你还不快出来！”



“久千？”满成巧又愕然瞧往洞口，若是“通天和尚”他可得相信几分，
骂道：“疯和尚你给我出来！”
突地，洞口真的有人走出。
一名苗族装扮妙瑞少女迎面而来，她笑的很甜，左腮颊有个梨涡，丰
硕的身材，露出一股健康美，她眨着美丽大眼睛，说出甜美的声音：“这里
好热闹啊！”
她的来到，小痴第一个有反应，松口气，蹲了下来：“后半段，该没人
会来吵我了吧？”
满成巧见及青衣姑娘，马上拱手：“二小姐。”
“叫我秋海棠好了！”她道：“你吹笛子在讨救兵吗？”
满成巧瞄向吕四卦，稍带困窘道：“方才着实惊险，但已被老朽化解，
有惊无险！”
吕四卦奚落道：“少吹牛了，你差点吓得屎尿直流，还化解个屁，十足
胆小鬼！”
满成巧恼怒叱道：“老夫现在就收拾你！”
五指如勾，又逼向吕四卦。
吕四卦戏谑道：“现在？现在有人来了，你当然拽起来啦！刚才为什么
不收拾？哼！
胆小鬼，脸皮倒挺厚的！”
满成巧厉道：“我倒想挖出你的胆子看看有多大！”
这次他可是动了真怒，五爪猛落而下。
秋海棠却对吕四卦产生了兴趣，道：“满神医请慢，我有话问他！”
满成巧忿然住手，冷笑道：“问过了再杀，省得你死不瞑目！”
吕四卦嘲讪道：“没想到你还是条走狗？纯种的曳尾哈巴狗。”
满成巧想再痛斥，秋海棠已走向他前面，他已不便再出口，瞋怒的瞪
着吕四卦。
秋海棠水汪汪眼珠儿不停打量着吕四卦，梨涡笑的更深：“身材魁梧，
头大如斗，三分长毛下盖，活像个吕四卦，你来自中原？”
吕四卦自得道：“废话！你们苗疆找得出像我如此优良品种？”
“果然品种优良！”秋海棠笑的更甜：“你敢独自闯入苗疆禁区？有何目
的？”
满成巧道：“秋姑娘，他们是两人一同闯人禁区。”
“哦！还有一人呢？”
吕四卦瞄向小痴隐身处，已窃笑起来：“他很忙，正在努力当中。”
秋海棠也瞄向花丛，已发现有人，哧哧笑着，往小痴行去：“到底在忙
些什么？”
满成巧急叫：“秋姑娘⋯⋯”
吕四卦已悠笑叫道：“大姑娘你安份点好不好！不要乱骚扰人家工作！”
秋海棠不明就里，仍走近：“什么工作？我看是胆小如鼠，躲了起来！
快出来吧！”
小痴从花丛缝中已瞧及秋海棠逼近，有种哭笑不得之感觉，叫道：“你
就让我安安心心办完此事不行吗？”
有人回话，秋海棠已止步，轻笑着：“有什么事，出来再办，还不是一
样？”



吕四卦已忍不住笑道：“小痴儿你就出来吧！”
小痴又好气又好笑，叫道：“不行！这是我私人的事！”
秋海棠笑道：“私人事也不一定非要躲着不可，你出来，说不定我还可
帮你忙！”
敢情她还搞不清小痴是在拉肚子，竟然讲出此话，实让吕四卦笑出眼
泪。

“小痴儿你就出来吧！看她如何帮你的忙！”
小痴憋笑轻骂道：“妈的！天下怎会有这种女人？”他叫道：“你存心
叫我妨害风化是不是？”
秋海棠：“这里又没外人，你怕什么？”
“我的天吶！”小痴不得不加紧工作，省得她贸然的闯进来。
秋悔棠等了半晌，仍不见小痴，已开玩笑道：“你再不出来，我可要进
去了！”
小痴猛然用力，还好及时解决，匆匆料理，已抓起裤头站了起来，嘘
口气，自言自语道：“还好，及时办完。”马上转向秋海棠，讪笑道：“进来
啊！也该换你了！”
拉着裤头，边整理，边往外走。
秋海棠见他衣衫不整，也愕住了：“你在干什么？”
小痴得意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呵呵⋯⋯”
秋海棠若有所悟，脸已泛红：“你⋯⋯”
“我很舒服，你要帮忙，往里边一蹲就可以了！”小痴笑不合口：“别说
我太苛，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你！”
他笑着走向吕四卦身边，舒服的伸个懒腰，两人笑的更是谐谑。
秋海棠红着脸，骂道：“你实在很不卫生！”
小痴捉狎道；“总比你叫我出来妨害风化的好！呵呵！还想帮我的忙？”
尽管秋海棠性情大方，此时也困窘异常，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
小痴又道：“若说不卫生，也该说老怪物的药不卫生，吃不到几分钟就
拉了！”
满成巧猝然惊慌：“你吃了我的药？”
小痴戏谑道：“不但吃了，还把你配种，浇水施肥，说不定已发芽、开
花、结果喽！”

“你们⋯⋯”
满成巧不敢想象那些珍贵药物现在已变成何种模样，照小痴所言，那
还得了？一急之下，已往洞口奔去，想看个究竟。
小痴和吕四卦则笑的更开心。
有话题岔开，秋海棠已很快掩饰尴尬心情，恢复正常，道：“你们两个
胆子果然大的吓人。”
小痴得意道：“对付这小妖怪，是不须要用什么胆子的！”
秋海棠凝目注视小痴，突若发现宝物般露出喜悦神情：“身高七尺五寸
半，一头扫帚散发，眼亮如天星，脸容怪异，忽大忽小，行事乖张，说话尖
酸刻薄，胆大包天，无所不为，却又绝顶聪明，你是‘聪明白痴’白小痴？”
小痴诧然瞪着她：“没想到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秋海棠已轩眉欣然畅笑：“原来是你？难怪此地被你弄成一团糟！”
小痴愕然道：“弄得一团糟，你好象还很高兴？”



秋海棠笑道：“只要你来了，其它都无关系了！”秋海棠深深点头：“嗯！
本来我还想到中原去找你，没想到你却自己来了，这不是更好吗？”又笑起
来：“你的传言，我听的太多了。”
小痴已觉得事情并不单纯，但一时也无法想及，干笑道：“自己来，也
就是自投罗网的意思！”

“没有那回事！”秋海棠笑道：“我们欢迎你⋯⋯”
话未说完，满成巧已疯狂的冲入洞中，厉吼：“恶贼？我要杀了你？”
他双目尽赤，左手抱着几瓶药，整个人如着了魔，不顾一切的撞扑小
痴和吕四卦，行动之快之狠，已看出他欲杀两人而后始甘心。
想必他看到药房灵药全毁，刺激太深，已无法自制了。
又有谁能忍受得了自己千辛万苦弄来的宝贵东西，被如此轻易的就毁
于一旦。
小痴反而镇定得很，朝秋海棠道：“你们欢迎，就是此种方法？”
秋海棠来不及回话，娇躯一扭，凌空掠起，似如仙女腾云，从容不迫
的逼向满成巧，看似极柔，速度却够快，露了一手精纯内力和轻功。

“满神医请息怒！”
她只轻轻推出两掌，已将怒极而发的满成巧掌势化开，技巧的又将他
逼回地面。
满成巧似知不敌，未再攻击，然怒意仍未消，如丧亲子般痛心的咆哮：
“秋姑娘，他们毁了我一生心血，我非杀了他们不可！”
秋海棠无奈的瞧向小痴，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才算恰当。
小痴却奚落有加：“谁说我毁了你的药？你没看到我替你浇水施肥？这
才长出果实，你懂不懂？”
吕四卦嘲讪道：“现在被你拔起来，可真的毁喽！”
满成巧恨得全身抖头，牙咬个死紧，就要吃人般：“我会剁烂你们！”
秋海棠道：“满神医且勿发怒，他正是主人要找的白小痴，一切事，等
见过主人再说。”
满成巧闻及“主人”，怨怒未再如此激烈，厉道：“白小痴你别高兴太
早，总有一天你会落人我手中！”
小痴讪笑道：“得了吧！凭你那两下子，我还未放在眼里！”
满成巧怒目再扫，转向秋海棠：“秋姑娘，如若你家主人不要，非把他
俩交给我不可！”
秋海棠颔首：“这当然。这事较为突然，否则又怎会让神医失望呢？”
满成巧得到秋海棠允诺，方自较为镇定，厉笑声更为暴戾。
秋海棠转向小痴，含笑道：“走吧！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
小痴问道：“去见你的主人？”
秋海棠笑道：“可以这么说。”
小痴道：“你的主人会不会像他一样乱发羊癫疯？”
“去了就知道。”
小痴也明白此行可能仍是危机重重，至少仍在他们掌握之中，但此时
此景，已不容他另作他想，只有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
他打趣的说：“该不会要选我当什么女婿的吧？”
秋海棠笑的更甜：“差不多！”
在各怀心机笑声中，秋海棠已领着小痴和吕四卦走出这要命的洞穴。



满成巧望着一片混乱的花园，何尝能接受这事实？已疯狂的乱砸乱踢
以发泄怒气。

“白小痴？我非剁了你？”
看样子，他一生和小痴的恩怨，永远无法化开了。

第三章   莫拉真主

小痴和吕四卦跟着秋海棠走出洞外，已发现来的不只只有她一人，外
边立了十数名年轻男女，一样一副苗装，男者还光着上身，露出结实肌肉。
有顶幽雅轿子，想必是秋海棠所乘，但她却让给小痴和吕四卦，自己
改用步行。
坐在软香轿中被抬着走，小痴可以见着出了禁区后，一大堆苗族已手
持兵器围在篱笆四处，似在准备作战。
在秋海棠的示意下，他们才各自离去。
小痴所想了解的是，秋海棠到底是何身份，而她口中所说的“主人”
又是指谁？
该不会是苗族酋长吧？
轿子绕过部落，走向一座清新苍翠的山峰，此处就爽然多了，没有那
种落后地区的影子。
山区隐密处，有栋建筑高雅的四合院，此院豪华并不亚于中原王公贵
族府第，以石料居多，还雕了不少鸟兽石像，大者丈余高，小者几寸，散落
四处迥廊、门槛、走道。
说它为一宗教信仰的特有寺院，似乎较贴切些。
他俩被安排在东厢院一独立住屋中。
屋内全是碧青大理石磨的青亮，宽敞四周挂满帐幔、帘纱，随风轻荡，
幽雅脱俗。
左侧则为数坪大的水池，池水清澈见底，其旁边还摆了数口金质盒子。
左侧则放置了象牙大床，绸缎床单光泽闪闪，甚为柔软而高贵。
小痴和吕四卦就躺在床上，真以为已进入了王宫。
然而还弄不清是何事情，已走进来几名貌美少女，要替两人宽衣解带。
小痴一急，已抓起裤裆：“你们想干什么？”
少女笑道：“替你洗澡！”
敢情那水池是浴池，用来洗澡的。
小痴和吕四卦对望一眼，憋笑不已，小痴道：“不好意思，我们自己来！”
少女道： u 没关系，这是苗族习俗。”
“我可不是苗人！”小痴干笑道；“我不习惯你们这一套。”
吕四卦道：“我可还是处男，在室的！”
少女没想到两人反应如此激烈，裤头抓得紧紧，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小痴道：“我看你们还是出去好，我自己来！”
少女已转惧意，道：“你们不让我们洗，我们就违背了“莫拉真神’旨
意，会遭到惩罚的。”



看她们表情，似乎惩罚还不轻，小痴也心软了，道：“一定要脱光吗？”
少女点头。
小痴无奈：“好吧，等我们下来，你才过来！”
不得已之下，小痴和吕四卦赶忙跳入水中，然后才宽衣解带，弄满了
泡沫，倒也应付得过去。
刚开始，两人还不习惯，但到后来，才发现这些姑娘按摩功夫甚有一
套，按得他俩舒服得很，心情也放松爽然多了。
洗毕，少女替他俩换上像道袍似的淡黄色长袍，梳理一番，已容光焕
发。
洗澡少友退去不久，又有人送上美酒佳肴，连桌椅都抬来。
两人也不必多想，先吃饱再说。
直到近黄昏，秋海棠才笑盈盈的出现，瞧向小痴，露出讶然神情：“没
想到你还真俊！”
小痴笑嘻嘻道：“品种好嘛！现在可以去见你的主人了吧？”
秋海棠点头道：“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说着，她已领小痴和吕四卦步田大门。外边庭院站了不少护卫。
三人绕过许多回廊，来到一处高耸庙堂，其大门左右各摆了一只似蛇
似龙的怪龙，其口中还冒着火焰，透着一股神秘气氛。
秋海棠合掌念了几句术语，大门已开，里边阴森森，几盏油灯隐隐透
出火花，神秘气息更浓。
三人走入庙内，大门已关上，就像进入地牢一般。
最里边，一尊降魔天神把关，秋海棠很快按启机关钮，天神已往右移，
露出通道，三人再往里边走，天神又已快速恢复原状。
里边则呈长方型，左右壁上挂有夜明珠，透着淡红光彩，朦胧而神秘，
尽头处为几阶石梯，左右各有一尊魔鬼脸容的高大雕像，居中则是长角的大
怪兽，状似麒麟，但却长着牛角，面容接近山猪，狰狞而可怖。
小痴眉头一皱，干涩道：“蛮荒地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但人恐怖，
连神都特别吓人。”
秋海棠没反应，只顾着往前走，似要保持一股庄严气息。
小痴和吕四卦也跟着走在后头，小痴忍不住又间：“海棠姑娘，那山
猪⋯⋯那尊神就是你主人？”
秋海棠伸起食指轻轻嘘一声，要他别出声，小痴无奈，只好看她到底
在耍何把戏。
她则走到神像不及三丈位置，跪了下来，开始膜拜，口中念念有词，
只是小痴一句话也听不憧。
没多久，神像已然渐渐往上浮起，沉闷隆隆声音紧敲众人心扉。
秋海棠这才转头，要小痴和吕四卦也下跪。
两人莫可奈何，也跪了下来，实在想不通什么神，这么难请？
秋海棠已恭敬的喊道：“恭迎“莫拉真主’！”
话声方落不久，神像底部已浮起一张宽大白石椅，椅上坐着一名白衣
蒙面人，露出两道眼光，青碧闪闪，似如毒蛇般凌厉。
他没有动作，只发出低沉而带威严声音：“‘护神女使’有何事求见？”
小痴偷偷瞄他一眼，身材看起来并不高大，声音则是压低的中年男子
嗓门，除此之外就是一身白，左胸似有淡淡图案，但距离过远，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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